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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一笔

“勾踩动作要迅速，身体重心贴近绳

子。我们女兵力量没有男兵强，要多注

意掌握技巧。”仲春，攀登训练场，北部战

区陆军某旅下士班长王艺霏正认真为女

兵讲解动作要领。另一边的 400 米障碍

训练场，下士孙光磊正组织队员进行障

碍训练。

休息时，孙光磊为王艺霏竖起大拇

指，王艺霏随即用战术手语回复“收到”。

王艺霏和孙光磊是一对特种兵夫

妻。彼此关注、共同成长，一个简单的手

势就是两人之间爱的表达。

一

2018 年，王艺霏新兵下连后分到特

战专业，成为一名女子特战队员。与女

兵排一墙之隔的连队，正是该旅突击队，

孙光磊是出了名的“硬骨头”。

两人相识于 2021 年春天的学员苗

子集训。跑道上，值班员孙光磊一边向

长跑较弱的王艺霏传授经验，一边加油

鼓劲儿：“迈开步子，调整呼吸，再坚持一

下，就快到了！”

“旅里突击队员能完成的任务，女子

特战队员一样可以完成！”从刻意放慢的

步伐中，王艺霏看出孙光磊的迁就，更激

发了她不服输的劲头。此后，孙光磊练

长跑，王艺霏拼命地跟在后面，实在跟不

上时就让孙光磊拿背包绳拉着自己跑。

每次跑完，即便在操场边呕吐不止，王艺

霏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叫过一声累。

“11 分 40 秒！”在最终的 3 公里考核

中，王艺霏跑出优异成绩。那天，金色的

阳光照射在王艺霏布满汗水的笑脸上，

晶莹的汗珠闪动着耀眼的光芒。这个性

格坚韧、永不服输的姑娘，给孙光磊留下

深刻印象。

两人所在连队仅一墙之隔，常常共

用一个训练场。手雷投准课目，要求在

20 米外准确地将手雷投进 2 米高的窗口

中 ，王 艺 霏 和 一 些 战 友 怎 么 练 都 投 不

进。作为班长，王艺霏心急如火。看到

训练场上闪过一个熟悉的面孔——前段

时间指导自己的孙光磊，她眼前一亮，感

觉找到了救星。

撤步、引弹、转体、挥臂、扣腕……孙

光磊逐点分段教学，王艺霏带着女兵在

一旁认真模仿学习。她和孙光磊反复研

究发现，女兵投不进主要因为力量不足，

导致扣腕动作变形。

找到原因，王艺霏带领全班每天用

弹力带拴着手腕练挥臂、扣腕，泡在健身

房练力量。最终，她们在考核中取得良

好以上成绩。

二

总有一场相遇是互相喜欢、互相欣

赏。特种兵是在汗水浸泡中成长起来

的，王艺霏和孙光磊的爱情之花，也在汗

水浇灌下绽放。

2021 年 5 月 1 日，孙光磊鼓起勇气

对王艺霏表白。“再等等吧！”没等孙光磊

说完，王艺霏就岔开了话题。她对孙光

磊虽有好感，却担心这段感情会影响两

人工作。

那时，王艺霏因伞降训练出色，从众

多跳伞员中脱颖而出，成为翼伞集训骨干。

伞兵有句老话：三肿三消，才上云

霄。为锻炼落地动作和腿部承受力，近

两米高的离机平台，王艺霏每天要跳几

十次，巨大的冲击力让她的脚踝和小腿

肿胀难消。白天反复练习离机动作，晚

上加班组织叠伞，高负荷的训练让王艺

霏一个月内瘦了 6 斤。

实跳当天，王艺霏背着亲手折叠的

伞包，勇敢地走上直升机。“准备……跳、

跳！”随着投放员的口令，三步离机，默数

秒数，一朵红白相间的伞花凌空绽放。

星光不负赶路人，通过两个多月的训练，

王艺霏终于完成实跳，成为集团军女兵

翼伞实跳第一人。

闪亮的伞徽别在胸前，王艺霏听到

了一个坏消息。她参加伞训期间，孙光

磊右腿膝盖受伤，被诊断为韧带断裂。

手术后，看着被绷带紧紧包裹的膝盖，孙

光磊眼里失去往日的光芒。“这样一条

腿，还能让我实现特战精兵的梦想吗？”

躺在病床上，他开始质疑自己。

康复过程异常艰难。长时间卧床，

让孙光磊的右腿明显细了一圈。看着眼

神暗淡、嘴角布满胡子茬儿的孙光磊，王

艺霏莫名心疼：“咱们特种兵就是要完成

各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后的康复训

练我陪着你！”

休息时间，王艺霏陪孙光磊进行康

复训练。蛙跳、负重深蹲、弹力带踢腿，

僵硬的韧带每一次拉伸都会钻心地痛，

汗水顺着孙光磊苍白的脸颊不住流淌。

在王艺霏面前，孙光磊下定决心，要消除

身上的“锈迹”，重新成为与这朵“特战玫

瑰”齐头并进的“尖刀利刃”。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看着坚

毅上进的孙光磊，王艺霏从心底接受了

他。

三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特种兵亦有

独属的浪漫。没有花前月下，演训场的

风沙、伞降场的气流、海训场的浪花见证

了王艺霏和孙光磊携手并进的爱情。

2022 年 5 月 ，旅 里 组 织 伞 降 实 跳 。

王艺霏有丰富的伞降经验，孙光磊只跳

过最基础的圆伞伞型。“艺霏，今年我想

取得突破，参加携装跳伞。”孙光磊的决

定得到王艺霏全力支持。

携装跳伞，除吊挂背囊外，身上的装

备重量超过 20 斤。5 米每秒的下降速

度，巨大的冲击力让人难以承受，更何况

孙光磊的腿受过伤。

为了让孙光磊实现梦想，作为伞降

教员，王艺霏利用空余时间给他“开小

灶”。从理论到实践，从跳平台、跳垫子、

跳吊环到叠伞、穿伞、收伞，王艺霏仔细

讲，孙光磊认真听。战友常常开玩笑：

“商场两人没去过几次，训练场却天天不

落。”不到一个月，孙光磊成功实现从地

面苦练到空中精跳的完美过渡。

伞训刚刚结束，没有休息调整，他们

一同迎接海训的严格挑战。

刚开始训练，冰冷的海水就给王艺

霏来了一个下马威，呛得她睁不开眼，嘴

里又苦又咸又涩。王艺霏十分沮丧，一

个人在角落里悄悄流眼泪。这时，海训

骨干孙光磊站了出来。

王艺霏动作不标准，孙光磊泡在海

水里手把手纠正动作。王艺霏不敢到深

水 区 ，孙 光 磊“ 狠 心 相 逼 ”陪 游 到 深 水

区。海水混合着泪水，对王艺霏来说是

那么咸涩……

每当王艺霏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帐

篷，总会看到孙光磊精心准备的午餐。

“训练严格，体贴入微。”王艺霏这样总结

孙光磊表达爱的方式。经过不断努力与

尝试，王艺霏一路披荆斩棘，最终代表女

兵参加万米游泳比武，取得 3 小时 50 分

的成绩，成为海陆空特战技能全面精通

的三栖尖兵。

今年 1 月，王艺霏和孙光磊登记结

婚。

爱情应有的样子是什么？有人说是

时刻陪伴的一日三餐、四季冷暖。王艺

霏和孙光磊的爱情是演练前来不及说再

见，是执行任务而错过的约定；是海训场

上 的 一 份 午 餐 ，是 依 偎 窗 前 的 一 句 晚

安。他们的爱情是共同成长的不竭源

泉，是“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的浪漫。

特种兵的爱情
■向 勇 马一博 陆宇豪

小小的驻地，辽阔的边疆。春，总是

姗姗来迟。春风、春光、春花，这是战友们

眼中春天应有的样子。可他觉得还缺一

样儿——没有风筝的春天是不完美的。

上个月，一场军营风筝会上，他和战

友们将亲手制作的风筝用手高高扬起，

奔跑在宽阔的训练场上。放起风筝，心

中也像放出了惬意春光。那些风筝忽高

忽低、时远时近，像春天的音符。空中出

现 一 片 时 而 追 逐 、时 而 碰 撞 的 五 彩 斑

斓。“军中花木兰”风筝、“雄鹰”风筝、“铁

拳”风筝，还有他制作的一个“月亮”风

筝，如一片片美好与希望，浩浩荡荡飞向

高高的天空。

“战士训练忙中闲，趁有春风放纸

鸢。”这是他身边的指导员即兴吟出的打

油诗。

“满天风筝飞，时光不停追。”这是女

兵们哼的歌谣。

他不会转词儿，只知道放风筝是纯

粹而又简单的快乐……成长中无数微小

的记忆碎片，因放风筝的场景串联起来。

记得休假时，他贪看车窗外滑过的

风景——这条路，他已走过无数个来回，

眼睛瞬间被车窗外的风筝点亮。他摇下

车窗，猛地嗅到空气中的清寒，是隐匿的

春天味道。青青绿茵场，几个孩子跑得

小脸儿通红，翘首看着天上的风筝，浑然

不觉衣服汗津津地贴在后背……

他抬头望去，大大小小的风筝在天

空如色盘一字铺开，与傍晚的夕阳如此

相称。生活的烟火气总会让思念滚烫。

他忽而感受到小时候母亲带他一起放风

筝的快乐，心里一阵悸动。

小时候，身在部队的父亲说要给他

买个大风筝，休假回来陪他放风筝。要

知道，小学课本里放风筝的画面，是多么

令他着迷。后来，父亲因为执行任务没

能休假回来，他自然也没能得到心心念

念的大风筝。

那晚，他呆呆地坐在门槛上。月光

下，他的思绪飘出很远，落在那个名叫军

营的远方。母亲搂着眼巴巴盼大风筝的

他，望着四面环山的家乡，直叹气：“这附

近哪里又有卖风筝的商店呢？！”母亲望

着天，似有所悟，顿了顿说：“月亮好不好

看？”她边说边抚干他那比月光还纯净的

泪花。他点了点头。

“让月亮来当你的大风筝吧！”听着

母亲的话，他不解。

母亲微笑着伸出双手，轻盈地探向

空中，手里仿佛牵着一根透明的绳子：

“儿子，你用心感觉，咱们绳子的另一头

就系在月亮身上。月亮就是咱们的大风

筝呀，你就这样跑着牵着，月亮风筝会越

飞越高，爸爸在军营一定能看到！”

那个微风吹拂、花香四溢的夜晚，母

亲牵着他，他牵着那根仿佛连着月亮的

线，双脚跑啊跑，衣角飘啊飘，月亮也被

牵引着一路前进。他破涕为笑：“妈妈，

你看月亮风筝放得高不高？爸爸能看到

吗？”“看到啦，肯定看到啦！”母子明朗的

笑声蔓延在乡野。

如今，每当瞧见风筝，他的记忆中总

有清晰的画面跃然闪现。儿时的月亮风

筝为他带来始料未及的惊喜。他就是从

那时开始懂得，军人的家人那样深切地

期盼着团圆的时刻，也那样坦然地面对

分别……

长大后，他的人生列车拐进军旅轨

道。记得去年在大漠戈壁执行任务，风

卷狂沙。荒漠渐渐黑暗下来，转而泛起

米黄色。啊，是月亮！大漠尽头，沙尘渐

退，月亮正明晃晃地升起，像一只银灿

灿、圆溜溜的风筝。

天上的月亮，那样远，那样圆。他借

着月光读着千里外寄来的家书，那样聚

精会神。月光洒在纸面，不知不觉，他的

眼眶越来越模糊。“儿子，虽然你不能回

家，但你正在守护祖国的疆土，爸妈都理

解、支持你……”“理解、支持你”，他情不

自禁念了两遍。

他觉得，自己是飘飞的风筝，不管飞

多远，线始终攥在母亲手中。

手掌抚摩着信上的月光，他觉得，月

亮 是 大 地 放 的 风 筝 ，守 望 着 地 面 的 一

切。身在战位的自己，何尝不是祖国母

亲的风筝？

月亮风筝
■冯 斌

这几年，我的闲暇时间多用于读

书。前几天简单盘点，过去三年间大

约读了 80 多本书，其中，一半以上是

中外文学名著。

之所以集中读了这么多名著，和

孩子的学习不无关系。

孩子入读中学后，语文老师每学

期都会开列一份名著书目，要求学生

配合教学进行阅读。于是，从四大古

典名著到“鲁郭茅巴老曹”等近现代文

化巨擘的皇皇大作，再到当代一些名

家名作，不时被我们从书店或网上一

本本地购入。此外，还有一些享誉世

界的外国文学名著，如塞万提斯的《堂

吉诃德》、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托尔斯泰的《复

活》，等等，也渐次进入了家中书架。

将这些名著搬回家后，看着封面上如

雷贯耳的书名和作家的大名，我不禁

有些汗颜。以前上学时，整天只知埋

首于课本应对考试，不敢也不愿拿出

太多时间去读这些“闲书”。当然，有

些名著的节选早已进了书本进了课

堂，还有些名著在同学间悄悄传阅过，

不能说一点不了解；但未能完整或者

细致阅读，确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走

出校门工作后，冗务缠身，每天疲于奔

波，很难静下心读书。如此说来，作为

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自己对不少

中外名著——人类社会一道道养分丰

盈的精神食粮，竟未好好品味过。不

得不说，这是一件既让人惭愧又倍感

遗憾的事情。

现在，当这些名著摆在面前的时

候，我自然萌生了强烈的阅读冲动。

除了带有消减愧疚、弥补遗憾的心态，

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两年社交活

动 少 了 ，读 读 书 不 仅 能 让 生 活 充 实

些，更能抚慰焦虑、困倦的心灵。另

一个原因说来有些尴尬，却也是真实

想法——孩子都要读名著了，做家长

的却对这些书不熟悉，对孩子阅读时

提出的问题“语焉不详”，岂不太失面

子？所以，哪怕是现学现卖，也要抓紧

去读。

带着这些想法，这几年我和孩子

一起读了多部名著。所谓“一起”，当

然并非同时读一本书，而是在同一个

阶段各自完成阅读。每天傍晚散完

步，我便躲入书房，神游于这些作品

中。从个人的阅读体验看，我将这些

名著粗略地分为两大类，一类通俗易

读，引人入胜，即便是砖块似的大部

头，也能一目十行、酣畅淋漓地读下

去；另一类则行文艰涩，情节繁复，阅

读起来并不轻松。无论如何，每部名

著都有其绚丽的精神底色。阅读过程

中，我常常觉得自己仿佛走入了一个

个独特而玄妙的世界，神色为之变幻，

心绪为之起伏，情感为之跌宕。我想，

这正是名著的魅力所在。

阅读之余，我还会在饭桌上或者

休息时间，主动和孩子围绕一些名著

的情节架构、人物描写或读后感受进

行讨论交流。有时我爱人也会加入

进来，一家三口便开起家庭读书会。

我喜欢这种热火朝天的交流，当然不

是为了现学现卖，而是发自内心地想

引导孩子在青春年少时就爱上阅读，

用心品读名著，让那些闪着光芒的文

字滋养精神世界，照亮人生前行的道

路。

和
孩
子
一
起
读
名
著

■
刘

坪

国防纪事

一瓣心香

军旅点滴

短笛新韵

暮春时节，我从郑州坐火车到嘉峪

关，夜宿酒泉，次日换乘大巴一路向北而

行，直抵戈壁滩深处。内地早已草长莺

飞，沿途映入眼帘的依然是一片苍凉。

简易公路凹凸不平，如灰蟒蛇一般延伸

向远方。望不到尽头的大漠，除了飞沙

砾石，难见一丛绿色。长途跋涉，昏昏欲

睡中被颠簸醒，我发现前方似有村舍笼

罩在雾霭中。近前仔细观望，刚冒出新

芽的树木掩映着一座红墙军营，让我这

个老兵瞬间有一种回娘家的亲切感。

那是我从南疆战场伤退多年之后，赴

原空军某基地出差，再次感受火热的军营

生活。清晨，尽管旅途劳顿、身体疲惫，耳

听熟悉的军号，我快速起床，欣然行走于营

区。围墙内一方池塘，刚刚解冻的春水被

晨风吹皱，波纹下居然有鱼游动。塘边垂

柳依依，鹅黄的柳丝倒映水中，极富诗情画

意。一回首，我被一棵歪腰榆树吸引。枝

条上缀满灯笼串一般的榆钱蕊，绿莹莹含

苞待放。这是中原大地适生的乔木。我出

生在豫东农村，童年吃榆钱饭长大，那情景

就跟歌词里描述的一样：“东家妞，西家娃，

采回了榆钱过家家……妈妈要做饭，让我

去采它……”因此，我对榆钱情有独钟。

我站立榆树下，几欲伸手，想捋一串嫩

绿的榆钱品尝，最终理智阻止了馋欲。陪

同的炊事班长跟我是同乡，在这座军营服

役16年。他向我介绍了这棵榆树的来历。

老一辈基地人从中原探家归队，带回

来一小包干榆钱籽，埋进营区的盐碱窝，

精心浇灌淡水，终于生长出几株嫩苗苗。

贫瘠的戈壁滩欺生，如刀子一般挟裹砂石

的狂风，瞬间能把树根拔出来。地表层白

花花的盐卤，让外来的树苗大多枯萎，最

后奇迹般成活了这一棵，树身还是歪斜

的。当年，有个新兵在绿化区锄草，觉得

歪脖子榆树影响美观，要拿铁锨铲掉，被

基地老首长撞见，挨了一顿批评。首长在

大会上动情地说，内地的榆树苗能在戈壁

滩生长起来，说明它具有顽强的适应能

力，就像基地的军人一样，从天南海北聚

集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扎根边疆献身国

防。由此，基地人归乡探亲捎带回来江南

的垂柳、东北的雪松，还有那些不知名的

耐寒乔木，被移栽进营区，与戈壁滩的胡

杨和红柳肩并肩、手牵手融为一体，撑起

一方绿荫，抵御风沙雨雪。

夜幕降临，我独自走出招待所。从

“郑州路”穿过“南京路”“上海路”，绕道

“长春路”，驻足在一方方路牌下，我不禁

浮想联翩。当初，基地一片荒凉，官兵们

顶风沙、冒严寒，披荆斩棘搞营建，挥汗

如雨拓外场。眼前这纵横交错的地标，

是老一代基地人奋斗的缩影，蕴藏着祖

国四面八方从军将士的殷殷深情。

我在基地住了半月，营区的树木渐

渐返青吐翠。办完公事乘机离开时，我

回望茫茫戈壁滩上那丛绿荫，苏轼的词

句萦绕脑际：“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

射天狼。”一茬茬忠诚卫士把青春热血留

在营区，迎来生机盎然的春天。

戈壁滩上那丛绿荫
■睢建民

天下最美的词句

不曾写在羊皮纸上

不曾刻在石碑之上

写在了血脉涌动的亲情里

如微波荡漾的河水

缓缓流向爱的故乡

谁读过这破损的纸张

谁接过他手中的笔和枪

奔向辽阔的战场

沂蒙小车

“吱呀吱呀”的独轮小木车

从沂蒙山下

快要倒塌的院子里推出

跟随长长的车队

沿着羊肠小道

一路向南

从山脚走向大路

从黑夜走向黎明

车上装的是识字班做好的布鞋

很沉很沉

寒风刺骨

推车人的脊背上不停渗出汗珠

一想到前方

他的心里总是暖乎乎的

一刻也不肯停止脚步

从家乡走到他乡

从寂静走近炮火

半封家书（外一首）

■李恒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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